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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人
飯
局
風
波
愈
炒
愈
烈
，
牽
涉
其

中
的
藝
人
品
格
受
到
質
疑
，
為
保
形

象
，
十
二
位
飯
局
中
人
終
於
開
腔
，
集

體
挺
身
召
開
記
者
會
，
矛
頭
直
指
爆
傳

聞
的
黃
浩
，
譴
責
他
誹
謗
及
發
出
最
後

通
牒
，
限
他
在
四
十
八
小
時
內
︵
死
線
是
本

月
十
四
日
星
期
五
上
午
十
一
時
前
︶
承
諾
不

再
重
複
指
控
，
否
則
將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
未

立
即
控
告
黃
浩
，
給
他
機
會
避
過
一
場
官

非
，
可
說
先
禮
後
兵
。

對
於
四
十
八
小
時
的
﹁
收
口
令
﹂，
黃
浩
先

來
一
招
﹁
提
早
放
假
﹂
做
擋
箭
牌
，
稱
問
題

已
交
由
合
夥
人
與
律
師
處
理
，
潛
水
幾
天

後
，
於
十
六
號
限
期
後
兩
天
風
波
又
爆
新

料
。徐

濠
縈
和
何
超
儀
的
律
師
行
發
聲
明
：

﹁
黃
浩
先
生
已
於
限
期
前
，
透
過
其
代
表

律
師
，
在
不
影
響
他
以
下
權
利
前
提
下
：

︵
a
︶
在
關
於
該
等
指
控
或
由
該
等
指
控
引
起

之
法
庭
程
序
中
作
出
辯
護
及
提
供
證
據
；
及

︵
b
︶
就
任
何
刑
事
調
查
向
警
方
提
供
協
助
；

向
何
超
儀
女
士
和
徐
濠
縈
女
士
作
出
以
下
承

諾
：
﹃
不
再
重
複
本
律
師
行
函
件
所
指
由
黃

浩
先
生
所
作
之
指
控
或
類
似
的
指
控
。
﹄﹂

有
指
黃
浩
保
留
兩
項
權
利
，
是
暗
示
他
手
上
有
短
片

作
為
有
力
證
據
，
提
出
兩
項
權
利
是
為
保
護
自
己
；
亦

有
分
析
認
為
，
此
乃
黃
浩
擺
姿
態
，
以
示
他
並
非
無
的

放
矢
；
法
律
界
人
士
則
指
此
做
法
是
律
師
的
指
定
動

作
，
以
保
護
當
事
人
權
益
，
不
表
示
實
質
有
證
據
在

手
。

采風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2012年12月19日(星期三)

百
家
廊
郭
　
梅

藝人飯局短片何在？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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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言
對
美
國
作
家
福
克
納
︵W

illia
m

C
uthbert

Faulkner

︶
所
以
情
有
獨
鍾
，
其
實

不
在
於
福
克
納
的
作
品
，
而
是
福
克
納
那
種

我
行
我
素
、
特
立
獨
行
，
卻
不
失
樸
實
的
作

風
。
莫
言
對
此
十
分
認
同
，
並
且
引
以
為
隔

代
的
知
己
。

莫
言
在
一
本
福
克
納
的
相
冊
，
看
到
﹁
其
中
有

一
幅
福
克
納
穿
㠥
破
衣
服
、
破
靴
子
站
在
一
個
馬

棚
前
的
照
片
﹂，
他
的
這
副
形
象
一
下
子
就
把
莫
言

送
回
了
他
高
密
東
北
鄉
，
莫
言
道
：
﹁
他
讓
我
想

起
了
我
的
爺
爺
、
父
親
和
許
多
的
老
鄉
親
。
這

時
，
福
克
納
作
為
一
個
偉
大
作
家
的
形
象
在
我
的

心
中
已
經
徹
底
地
瓦
解
了
。
我
感
到
我
跟
他
之
間

已
經
沒
有
了
任
何
距
離
，
我
感
到
我
們
是
一
對
心

心
相
印
、
無
話
不
談
的
忘
年
之
交
，
我
們
在
一
起

談
論
天
氣
、
莊
稼
、
牲
畜
，
我
們
在
一
起
抽
煙
喝

酒⋯
⋯

。
﹂

與
論
者
的
瞎
評
相
反
，
莫
言
自
己
承
認
，
迄
今

也
沒
有
把
福
克
納
的
代
表
作
︽
喧
嘩
與
騷
動
︾
讀

完
。
但
是
美
國
教
授
送
給
他
的
有
關
福
克
納
的
相

冊
，
卻
一
直
放
在
他
的
案
頭
。

日
前
莫
言
在
瑞
典
學
院
發
表
題
為
︽
講
故
事
的

人
︾
的
講
演
，
其
中
也
特
別
提
到
福
克
納
及
馬
奎

斯
對
他
的
影
響
：
﹁
我
必
須
承
認
，
在
創
建
我
的

文
學
領
地
﹃
高
密
東
北
鄉
﹄
的
過
程
中
，
美
國
的
威
廉
．
福

克
納
和
哥
倫
比
亞
的
加
西
亞
．
馬
爾
克
斯
︵
即
馬
奎
斯
︶
給

了
我
重
要
啟
發
。
我
對
他
們
的
閱
讀
並
不
認
真
，
但
他
們
開

天
闢
地
的
豪
邁
精
神
激
勵
了
我
，
使
我
明
白
了
一
個
作
家
必

須
要
有
一
塊
屬
於
自
己
的
地
方
。
一
個
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應

該
謙
卑
退
讓
，
但
在
文
學
創
作
中
，
必
須
頤
指
氣
使
，
獨
斷

專
行
。
﹂

莫
言
又
自
況
自
喻
地
說
，
他
之
對
這
兩
位
作
家
﹁
敬
而
遠

之
﹂，
是
因
為
﹁
他
們
是
兩
座
灼
熱
的
火
爐
，
而
我
是
冰
塊
，

如
果
離
他
們
太
近
，
會
被
他
們
蒸
發
掉
。
﹂﹁
所
以
，
儘
管
我

沒
有
很
好
去
讀
他
們
的
書
，
但
只
讀
過
幾
頁
，
我
就
明
白
了

他
們
幹
了
什
麼
，
也
明
白
了
他
們
是
怎
樣
幹
的
，
隨
即
我
也

就
明
白
了
我
該
怎
樣
幹
。
我
該
幹
的
事
情
其
實
很
簡
單
，
那

就
是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
講
自
己
的
故
事
。
﹂

莫
言
在
多
個
講
話
場
合
裡
，
對
中
國
的
評
論
家
，
無
不
語

帶
揶
揄
。
譬
如
他
在
談
到
︽
酒
國
︾，
對
中
國
的
評
論
家
的
批

評
也
是
尖
刻
的
，
莫
言
在
談
到
︽
酒
國
︾
的
英
文
版
時
說

道
：
﹁⋯

⋯

這
本
書
動
筆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
完
成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
出
版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
此
書
出
版
後
無
聲
無
息
，
一

向
喜
歡
喋
喋
不
休
的
評
論
家
全
都
成
了
啞
巴
。
我
估
計
這
些

葉
公
好
龍
的
傢
伙
被
我
嚇
壞
了
。
他
們
口
口
聲
聲
地
嚷
叫
㠥

創
新
，
而
真
正
的
創
新
來
了
時
，
他
們
全
都
閉
上
了
眼
睛
。

︽
紅
高
粱
家
族
︾
和
︽
天
堂
蒜
薹
之
歌
︾
我
還
有
許
多
不
滿
意

的
地
方
，
如
果
重
新
寫
一
遍
，
會
寫
得
更
好
一
些
，
但
對

︽
酒
國
︾，
即
使
讓
我
把
它
再
寫
一
遍
，
也
不
可
能
寫
得
更
好

了
。
而
且
我
還
可
以
狂
妄
地
說
：
中
國
當
代
作
家
可
以
寫
出

他
們
各
自
的
好
書
，
但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寫
出
一
本
像
︽
酒
國
︾

這
樣
的
書
，
這
樣
的
書
只
有
我
這
樣
的
作
家
才
能
寫
出
。
因

為
我
自
己
知
道
，
儘
管
我
的
肉
體
已
經
是
一
個
中
年
人
，
但

我
的
心
還
跟
當
年
聽
我
的
大
爺
爺
講
故
事
時
一
樣
年
輕
。
我

只
有
面
對
㠥
鏡
子
時
，
才
知
道
自
己
已
經
老
了
，
而
當
我
面

對
㠥
稿
紙
時
，
我
就
忘
記
了
自
己
的
年
齡
，
我
的
心
中
充
滿

了
兒
童
的
趣
味
，
我
疾
惡
如
仇
，
我
胡
言
亂
語
，
我
夢
話
連

篇
，
我
狂
歡
，
我
胡
鬧
，
我
醉
了
。
我
不
必
多
說
了
，
請
你

們
讀
讀
我
和
葛
浩
文
教
授
共
同
創
造
的
︽
酒
國
︾
吧
，
這
本

書
裡
的
性
描
寫
全
是
我
原
著
裡
就
有
的
，
不
是
葛
浩
文
教
授

添
加
的
。
﹂

瑞
典
文
學
院
在
頒
授
諾
貝
爾
獎
儀
式
上
的
致
辭
，
也
特
別

提
到
莫
言
︽
酒
國
︾
這
部
小
說
，
認
為
莫
言
在
︽
酒
國
︾
所

揭
示
的
﹁
人
吃
人
﹂
事
件
，
曾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反
覆
出
現

過
，
從
而
證
實
了
這
種
苦
難
的
存
在
。
莫
言
筆
下
之
﹁
吃

人
﹂，
﹁
象
徵
無
節
制
的
消
費
、
鋪
張
、
垃
圾
、
肉
慾
和
無
法

描
述
的
慾
望
，
只
有
他
能
那
樣
跨
越
禁
忌
嘗
試
去
闡
釋
。⋯

⋯

﹂

︵︽
莫
言
的
獲
獎
︾
之
八
︶

莫言：我醉了！
彥　火

琴台
客聚

當
年
一
九
九
○
年
港
人
移
民
潮
之
中
，
阿
杜

一
家
三
口
幾
乎
做
了
西
班
牙
人
，
落
籍
地
中
海

沿
巴
塞
隆
拿
做
了
畢
加
索
和
近
年
偉
大
球
星
美

斯
之
忠
實
信
徒
，
卒
得
回
頭
是
岸
，
移
民
目
的

地
由
西
歐
東
返
，
變
為
辦
理
移
民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
一
家
三
口
成
為
加
國
公
民
，
居
住
了
六
年
之

久
，
才
又
改
為
﹁
加
籍
海
外
公
民
﹂
之
香
港
人
，
但

近
年
和
人
一
提
及
巴
塞
隆
拿
便
有
另
一
種
親
切
感
。

與
西
班
牙
扯
上
關
係
，
來
自
老
妻
之
一
位
外
戚

﹁
姨
丈
﹂，
這
﹁
姨
丈
﹂
是
潮
州
人
，
是
阿
杜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來
港
第
一
份
工
作
青
山
灣
毛
巾
廠
之
廠

長
。
此
人
早
年
由
家
鄉
潮
州
由
鄉
費
生
派
去
德
國
留

學
專
學
紡
織
，
以
為
學
成
就
回
鄉
為
家
鄉
辦
工
業
服

務
，
怎
知
一
學
完
回
國
遇
上
潮
州
解
放
，
他
船
到
香

港
就
投
靠
一
個
上
海
逃
港
的
工
業
家
，
專
出
全
國
流

行
的
﹁
祝
君
早
安
﹂
牌
毛
巾
之
上
海
人
陸
家
，
替
他

們
開
了
青
山
毛
巾
廠
，
提
供
宿
舍
，
招
募
了
數
百
車

毛
巾
女
工
，
阿
杜
妻
之
阿
姨
便
是
這
些
女
工
之
一
，

後
來
嫁
給
這
個
廠
長
，
便
成
為
阿
杜
一
家
之
﹁
姨

丈
﹂。

﹁
姨
丈
﹂
是
個
忠
誠
教
徒
，
一
九
六
四
年
港
深
邊
境
大
逃
亡

潮
，
和
大
陸
只
有
一
座
梧
桐
山
之
隔
的
青
山
山
頭
海
濱
，
湧
滿

逃
港
之
難
民
潮
，
廠
長
好
人
大
量
收
留
難
民
為
毛
巾
廠
工
人
，

形
成
全
廠
千
人
勞
工
中
，
六
、
七
百
人
是
潮
州
鄉
里
，
上
海
老

闆
之
弟
弟
阿
叔
一
家
十
分
反
對
，
卒
之
一
九
六
八
年
把
﹁
姨
丈
﹂

炒
魷
魚
，
﹁
姨
丈
﹂
拿
了
一
筆
遣
散
費
和
阿
姨
搬
出
觀
塘
，
在

平
民
區
秀
茂
坪
開
了
一
家
雜
貨
店
﹁
士
多
﹂
維
生
。
那
兩
年
兩

個
兒
子
相
繼
出
世
，
﹁
士
多
﹂
無
生
意
要
關
門
清
貨
，
姨
丈
面

臨
無
以
為
生
局
面
，
但
他
們
潮
州
人
親
情
最
大
，
在
西
德
有
一

同
村
兄
弟
開
餐
館
，
此
年
阿
姨
因
以
前
在
廠
車
毛
巾
吸
入
紗
塵

太
多
得
了
肺
癌
不
治
而
逝
，
姨
丈
一
個
中
年
男
人
帶
㠥
五
歲
、

三
歲
兩
個
兒
子
，
無
店
無
家
怎
生
度
日
？
西
德
之
族
兄
仗
義
回

港
帶
㠥
這
三
口
之
家
回
西
德
科
隆
市
養
起
他
們
，
姨
丈
一
家
在

科
隆
三
年
努
力
之
下
開
多
一
家
唐
餐
館
，
兒
子
漸
大
生
活
艱

難
，
族
兄
之
白
種
妻
子
原
是
西
班
牙
人
，
她
說
她
家
鄉
巴
塞
隆

拿
日
趨
繁
榮
，
可
在
那
邊
搞
生
意
，
發
動
親
人
幫
姨
丈
一
家
又

移
居
巴
塞
隆
拿
，
成
為
了
西
班
牙
移
民
，
努
力
了
三
年
，
在
遊

客
區
開
了
南
山
一
號
、
南
山
二
號
兩
家
唐
餐
館
，
頗
有
錢
賺
，

這
姨
丈
因
小
時
小
兒
麻
痺
不
良
於
行
，
他
常
回
港
辦
醫
藥
食

材
，
老
是
游
說
阿
杜
也
移
民
西
班
牙
，
他
的
口
頭
禪
是
﹁
我
是

個
跛
子
也
開
了
兩
家
，
你
精
靈
健
壯
一
定
做
得
更
好
，
辦
移
民

做
飲
食
總
好
過
在
港
做
記
者
仔
了
。
﹂

到
一
九
八
八
年
終
於
被
游
說
心
動
，
阿
杜
一
家
三
口
飛
西
班

牙
暫
住
了
半
年
，
妻
子
和
女
兒
因
一
句
西
班
牙
話
也
說
不
來
，

堅
決
不
留
，
遂
改
為
一
九
九
一
年
移
民
加
拿
大
，
而
這
位
姨
丈

如
今
已
九
十
高
齡
，
仍
在
西
班
牙
做
﹁
僑
領
﹂。

西班牙記
阿　杜

杜亦
有道

最
近
在
讀
一
本
關
於
說
再
見
的
驚
慄
小
說
：

女
主
角
自
幼
便
有
與
靈
魂
溝
通
的
能
力
，
所
以

每
當
有
親
密
的
人
離
開
，
他
們
的
靈
魂
也
會
與

女
孩
說
再
見
。
多
年
後
，
她
與
丈
夫
吵
架
，
不

料
對
方
在
同
日
離
奇
死
亡
，
但
其
靈
魂
卻
沒
有

與
她
告
別
，
女
生
不
禁
難
以
釋
懷
，
更
懷
疑
自
己
是

否
始
終
沒
有
得
到
丈
夫
的
原
諒⋯

⋯

這
個
故
事
令
我
想
起
助
手
最
近
的
一
段
經
歷
：
他

尊
重
的
師
長
早
前
因
病
去
世
，
在
臨
離
開
前
的
留
院

期
間
，
不
斷
有
過
去
的
人
走
來
對
這
位
師
長
說
對
不

起
，
彷
彿
若
不
爭
取
這
最
後
機
會
，
將
來
恐
怕
永
遠

得
不
到
原
諒
。
見
到
如
此
情
況
，
向
來
比
較
多
愁
善

感
的
助
手
也
不
禁
苦
思
到
底
有
否
欠
了
這
位
長
輩
什

麼
，
不
料
對
方
卻
突
然
撒
手
人
寰
，
助
手
難
免
耿
耿

於
懷
。

不
少
人
也
有
一
個
很
奇
怪
的
執
念
，
就
是
凡
事
也

渴
望
要
圓
滿
，
要
完
整
，
若
事
情
沒
有
一
個
明
顯
或
完
整
的
句

號
，
就
總
會
認
為
它
們
並
沒
完
結
，
更
隨
時
因
此
而
終
生
抱

憾
。
其
實
只
要
我
們
回
頭
想
想
，
難
道
沒
有
一
句
再
見
，
聽
不

到
一
句
對
不
起
，
就
等
於
事
情
沒
有
完
結
，
過
去
沒
得
到
原
諒

了
嗎
？
我
相
信
事
實
絕
非
如
此
，
皆
因
事
物
的
本
質
根
本
就
是

不
停
轉
變
，
你
想
留
的
不
會
留
得
住
，
你
想
它
不
變
的
也
不
會

因
你
而
停
留
，
哪
會
有
一
個
明
顯
的
開
始
？
明
顯
的
終
結
？

等
於
人
生
的
很
多
的
事
情
一
樣
，
你
感
覺
難
以
放
下
的
，
對

方
可
能
早
就
忘
記
了
；
你
遺
憾
沒
機
會
說
再
見
，
際
遇
卻
可
能

安
排
你
們
在
他
日
重
逢
，
一
切
又
何
必
太
執
㠥
？

助
手
憶
述
那
位
師
長
面
對
眾
多
﹁
對
不
起
﹂
的
情
景
，
他
指

師
長
總
會
笑
笑
口
地
說
一
句
：
﹁
有
這
事
嗎
？
你
今
後
快
快
長

大
就
好
！
﹂
這
樣
的
一
句
鼓
勵
，
不
是
比
再
見
，
比
原
諒
來
得

更
有
意
義
嗎
？

說再見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傳
媒
界
的
友
人
，
多
年
前
就

組
成
了
一
個
會
，
每
個
月
的
第

一
個
星
期
四
，
和
逢
雙
月
的
第

三
個
星
期
四
，
都
聚
在
一
起
，

以
前
是
宵
夜
，
現
在
是
晚
飯
。

之
所
以
從
宵
夜
改
為
晚
飯
，
因
為
很

多
傳
媒
朋
友
，
紛
紛
從
傳
媒
退
下
，

不
再
上
夜
班
了
。

最
旺
盛
的
時
候
，
︽
成
報
︾
的
編

譯
中
心
主
任
鄭
寶
航
，
人
稱
阿
佛

的
，
十
一
點
下
班
後
就
到
位
於
銅
鑼

灣
的
傳
媒
中
心
，
開
始
打
電
話
，
找

人
去
打
麻
將
。
只
有
三
隻
腳
時
，
他

就
湊
上
一
腳
，
又
有
人
來
了
，
他
就

讓
位
，
又
開
始
打
電
話
。
那
時
每
晚

至
少
有
兩
㟜
，
周
末
周
日
更
多
達
三

四
㟜
。

如
今
，
仙
遊
在
天
上
打
麻
將
的
人
數
，
可
以

湊
兩
㟜
，
還
有
人
侍
候
茶
水
。
如
今
，
夜
夜
麻

將
的
日
子
已
然
消
失
，
連
周
末
也
湊
不
齊
人

了
。
不
過
，
做
會
吃
晚
飯
的
還
是
十
多
人
，
只

是
有
些
是
不
打
麻
將
的
。
所
以
，
每
到
月
頭
的

星
期
四
，
總
是
能
夠
有
兩
㟜
展
開
四
方
城
行

動
。每

年
過
年
的
年
初
三
，
傳
媒
一
定
打
傳
媒

盃
，
那
時
把
朋
友
都
叫
來
，
湊
足
四
㟜
，
八
圈

後
得
出
四
個
第
一
，
再
由
這
四
個
第
一
爭
奪
傳

媒
冠
軍
。
四
名
都
有
獎
，
都
是
當
年
時
令
生
肖

的
黃
金
，
費
用
由
傳
媒
發
起
人
韋
基
舜
先
生
出

資
訂
造
購
買
。

每
月
聚
會
時
，
都
會
標
會
，
標
得
的
人
出
資

千
元
，
餘
款
由
眾
人
湊
足
支
付
。
十
二
月
的
聚

會
是
六
號
，
下
次
聚
會
是
二
十
號
，
所
以
韋
先

生
就
開
玩
笑
說
，
二
十
一
號
是
瑪
雅
寓
言
的
世

界
末
日
，
快
點
標
會
去
享
受
。
我
說
不
如
二
十

號
打
個
末
日
盃
，
大
家
打
到
同
歸
於
盡
為
止
。

如
果
未
日
不
靈
，
就
各
自
回
家
去
過
冬
，
因
為

二
十
一
號
適
逢
冬
至
，
好
好
團
聚
，
慶
祝
末
日

沒
有
來
臨
。

這
篇
蕪
文
見
報
時
是
十
九
日
，
後
天
，
真
的

是
世
界
末
日
嗎
？
我
是
打
死
也
不
相
信
的
。

傳媒盃
興　國

隨想
國

在
芸
芸
伊
㝴
幸
太
郎
的
小
說
中
，
為
何
會
泛
起
一
談

︽
沙
漠
︾
的
衝
動
？
是
的
，
︽
沙
漠
︾
在
伊
㝴
的
小
說
系
譜

中
，
它
不
見
得
如
此
特
別
超
卓
，
而
且
慣
常
的
母
題
及
設

定
也
同
樣
處
處
可
見
。
首
先
，
以
郊
外
路
邊
區
域
作
為
小

說
舞
台
，
正
是
伊
㝴
的
慣
技
，
︽
沙
漠
︾
選
用
的
是
仙

台
，
而
︽
家
鴨
與
野
鴨
的
投
幣
式
寄
物
櫃
︾
就
用
了
在
郊
外
路

邊
的
大
型
書
店
為
焦
點
地
景
。
當
然
，
和
其
他
的
伊
㝴
小
說
也

相
若
，
︽
沙
漠
︾
是
構
思
精
妙
的
流
行
文
學
小
說
，
既
確
立
了

明
晰
的
象
徵
意
象
︵
讓
沙
漠
下
雪
︶，
同
時
又
混
合
了
各
種
次
類

型
在
其
中—

青
春
熱
血
元
素
當
然
以
四
名
主
角
患
難
與
共
的

友
情
為
中
心
，
小
說
末
尾
借
不
相
干
的
閒
角
莞
爾
之
口
，
道
出

﹁
其
實
我
一
直
很
想
加
入
你
們
﹂
；
又
借
兼
職
職
場
中
古
賀
先
生

形
容
他
們
為
﹁
神
秘
莫
測
的
集
團
﹂，
從
而
確
立
他
們
的
與
別
不

同
的
形
象
。
與
此
同
時
，
小
說
中
的
推
理
懸
疑
元
素
自
然
不
可

少
，
由
鳥
井
被
撞
倒
而
截
肢
，
到
西
山鳥
與
北
村
鍥
而
不
捨
去
連

續
強
盜
，
到
最
後
鳥
井
經
苦
練
搏
擊
後
制
服
了
惡
黨
而
出
一
口

氣
；
支
線
自
然
就
是
﹁
總
統
男
﹂
的
出
沒
及
落
網
。
到
最
後
還

有
為
人
受
落
及
歡
迎
的
愛
情
元
素
，
由
北
村
與
鳩
麥
平
凡
順
利

的
交
往
，
到
鳥
井
和
小
南
經
患
難
見
情
真
，
至
最
波
折
起
伏
的

狂
躁
憤
世
之
西
山鳥
及
冰
霜
美
人
之
東
堂
的
動
人
故
事
，
以
上
都

是
誘
人
捧
讀
下
去
的
巧
妙
設
計
。
再
加
上
小
說
花
了
大
量
篇
幅

在
說
明
打
麻
雀
的
樂
趣
上
，
那
自
然
是
對
﹁
麻
雀
萌
﹂
的
呼
喚

乃
至
頌
歌
。

當
然
，
以
上
伎
倆
是
一
眾
日
本
流
行
小
說
高
手
的
共
通
能

耐
，
不
過
伊
㝴
自
然
也
有
個
人
的
標
記
。
當
前
炙
手
可
熱
的
日
本
文
化
評
論

家
宇
野
常
寬
在
︿
郊
外
文
學
論
﹀︵︽
思
想
地
圖
︾
一
一
年
春
季
號
︶
中
，
直

指
伊
㝴
式
輕
小
說
的
標
記
手
法
，
一
方
面
透
過
小
說
遊
戲
程
式
以
提
高
趣
味

︵
有
時
候
融
入
Ｓ
Ｆ
元
素
，
如
小
南
角
色
擁
有
超
能
力
的
設
定
︶，
同
時
回
應

村
上
春
樹
以
降
確
立
的
都
市
及
郊
外
對
立
空
間
的
母
題
，
以
郊
外
空
間
作
為

舞
台
背
景
以
象
徵

外
部
世
界
的
淪
喪

失
陷
，
然
後
以
不

可
迴
避
的
故
事
發

展
，
令
主
人
翁
在

制
約
的
規
限
下
，

逐
步
去
尋
找
回
歸

及
重
新
建
立
連
繫

之
路—

這
正
是

把
流
行
小
說
內
涵

提
升
的
法
門
之

一
。

伊㝴幸太郎的《沙漠》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土」和「洋」是一對反義詞，《新華字典》
對前者的解釋是「民間生產的，出自民間的」，並
且引申為「不開通，不時興」，而「洋」的意思則
是「外國的」、「現代化的」。所以，「土」和

「洋」的界定對象也分兩種——具體的和抽象的。
具體的，一般是物品，而抽象的，則往往和時

尚有關。我國的民族工業曾經很不發達，很多東
西依靠進口，所以，釘子、布匹、煤油等日常用
品在老百姓口中，就是「洋釘」、「洋布」和「洋
油」。甚至，在解放後很久，我們國家早就有能力
自己生產上述產品的六、七十年代，人們在日常
生活裡還有稱「煤油」為「洋油」、叫「鐵釘」為

「洋釘」的習慣，而機器織的布，自然就是「洋布」
了。雖然這些東西，不折不扣是在我們自己的工
廠裡由我們自己的工人製造的，是百分百的「土」
布。在那個歷史階段，「洋」意味㠥科技含量
高、質量好、值錢，「土」則反之。記得在我剛
剛上初中的時候，母親專門替我用學名叫做「中
長脂」的化纖料子做了條新褲子，那是我有史以
來第一條像樣的長褲，挺刮、耐穿、易洗易乾，
自然比厚重難洗的卡其布褲子或者用大人的軍褲
改的褲子好得多，所以當寶貝似的，輕易不穿。
時隔多年，我不僅清楚地記得那料子的很「科學」
的名稱，而且還能回憶起其顏色和紋樣。

改革開放以後，有一段時間，外國的家電產品
很是風靡，尤其是日本的電視機、收錄機和冰
箱、洗衣機等，雖然在東芝彩電和松下洗衣機的

前面，人們並沒有冠以「洋」字，可實際上卻有
「洋」的含義。微波爐普及以前，新婚夫妻如果要
購置這時髦的玩意兒，在國產和進口品牌之間，
往往寧可多花錢而選擇後者，因為擔心國產的東
西質量不過關。在那個階段，選擇「洋」，就是選
擇了高質量，選擇了有臉面有光彩。當然，與此
同時，「土」和「洋」更多的是和工業品掛㢕，
大多數人還沒有把雞、鴨等農業產品用「土」、

「洋」二字形容的習慣。
至於菜場裡賣雞蛋鴨蛋的特意標明「土」（不同

的區域用不同的字眼，大抵南方喜用「本」字，
北方愛用「柴」字，意思完全一樣）、「洋」，賣
河魚、甲魚的強調「本塘」，酒樓的菜單上常常由

「土菜」領銜，或者特別註明「無污染」、「野生」
等等，這些，則是近些年才愈演愈烈的風尚。究
其原因，無非是雞鴨魚鱉甚至青菜豆芽都等實現
了規模化批量化生產，傳統的農業裡摻進了大量
工業的因素，合成飼料、劇毒農藥的普遍使用，
令消費者戒心日重，貴「土」而賤「洋」的意識
日漸強化——有段時間，報刊電視的消費指南常
常教導「馬大嫂」們故意挑選長蟲有洞的青菜，
為的就是不把農藥吞進肚子。甚至，在網絡大賽
上奪冠的那位可愛的小姐，其網名便是「菜青
蟲」！

與此相應，人們在㠥裝上也開始棄「洋」就
「土」，「100%Cotton」（全棉）、「100%Real Silk」
（100%真絲）等字樣的標籤和高級服裝差不多成

了同義詞，價格居高不下。而純化纖的料子，即
使是高科技的產品，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已經
不可能和若干年前相提並論了。有一年盛夏，我
在出差途中偶遇一位老先生，沒想到身穿高質棉
衣褲、腳蹬布鞋的他對我的衣㠥有些微詞：「真
沒想到這年頭杭州姑娘居然不穿真絲！」當時我
的解釋其實說明了我在這方面和他持有同樣的觀
點：「沒辦法，真絲洗一次要燙一次，旅途中太
不方便。」而一位台灣姑娘告訴我的話更能夠說
明潮流的變化：「在台北，人人都穿全棉的襯
衫，而且從來不燙，洗了乾了就穿，很方便很舒
服，誰也不覺得皺的衣服難看。」在美國，人們
的日常衣㠥更基本上都是棉質的——他們普遍使
用乾衣機，棉紡織品是最佳選擇。

於是，我們習慣了一邊在餐桌上和T形台上竭力
推崇原料之「土」，一邊仍然用「洋氣」這個詞形
容不俗的打扮、詩意的品位和落落大方的高雅氣
質，甚至，形容某個人的長相。在農村的房前屋
後自由啄食、吃蟲子等活食長大的雞，身價比養
雞場出身的同類高好幾倍，是雞中貴族。它若到
了「洋氣」的高檔飯店，則更將因其「土」而身
價倍漲；時裝的原料若是手工做的紮染布、藍印
花布，或者上面有手工的刺繡、珠片鑲綴，又是
由巧手女工手工縫製的，那麼，它往往是城市裡
最「洋氣」的大商場名牌專櫃的嬌客，不在小資
美眉的信用卡上刷掉一個頗為可觀的數字，是斷
斷不肯低眉順眼尊其為主人的。

不過，如今若要覓一隻純粹的「土」雞，恐怕
是一件頗為棘手的差事。因為，那些高高打㠥

「土」字旗號的，其實是農戶買了養雞場養到半大
的飼料雞，回家再放養一段時間後投放市場的，
充其量只能算是半土半洋的半拉子貨。而農村大
嫂真正從雞雛開始餵養的雞，不是留㠥自己家人
享用，便是準備過年過節做送給城裡親戚的上等
禮物的，哪裡肯流通到市場上？！當然，傳統的
紡紗機、織布機也都被當作寶貝請到了「博物
館」、「民俗村」之類的地方，或高高在上受供
養，或成為做秀的道具，就是有產品，也無不旅
遊化、現代化了，哪裡能夠嗅到真正的原有的

「土」氣？！於是，懷舊風盛吹的當兒，大街小巷
都有「十字繡坊」，小小的精緻舖面裡，自然會有
時尚的姑娘去那裡尋覓「土」得掉渣的十足的

「洋氣」。

說「土」道「洋」

■
伊
㝴
幸
太
郎
的
︽
沙
漠
︾。

網
上
圖
片

■人們在吃穿上開始棄「洋」就「土」。

網上圖片


